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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繁荣， 大批科技人才的涌现， 主要得益于伎术教育的发展。 然而作为

唐代地方伎术教育的重要机构———伎术院， 则不见于文献记载。 在此主要通过对敦煌出土文献的梳

理， 就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伎术院的设立进行考述。 研究表明， 张氏、 曹氏归义军时期皆设有伎

术院， 既是职能部门， 也是培养伎术类人才的教学机构， 以天文历法、 阴阳卜筮等伎术类知识和技能

为主要教学内容， 实行 “宦学事师” 的官师合一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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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伎术院的建置， 史无明载， 据 《资治通鉴考异》 引李德裕 《文武两朝献替记》
载： “ （太和） 八年春暮， 上对宰相叹天下无名医， 便及郑注， 精于服食， 或欲置于翰

林伎术院， 或欲令为左神策判官。 注自称衣冠， 皆不愿此职。”①是知唐文宗时设有翰林

伎术院， 而且翰林伎术院的职位似乎极其卑微， 由是之故， 郑注不愿出任该职。 然而唐

代地方伎术院的设立， 也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记载， 但敦煌文献中却保存了大量关于伎术

院的题记， 为研究唐代地方伎术院的建置提供了宝贵资料。 敦煌研究院李正宇较早对敦

煌伎术院进行研究， 所撰 《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 一文认为 “伎术院是张承奉建立金

山国时新成立的机构， 是掌管归义军的典礼祭祀、 占卜阴阳、 天文历法之事的职能部

门。 但它不仅仅是职能部门， 同时， 也是为归义军培养礼仪、 阴阳、 历法、 占卜等方面

专门人才的教学部门”②。 高明士③、 林聪明④、 杨秀清⑤、 陈于柱⑥、 樊锦诗⑦等诸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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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从其说。 姜伯勤认为 “公元十世纪初， 沙州出现了 ‘伎术院’ 的建置， 其职能相

当于中央太常寺礼院， 太史监和太卜署通玄院所管事”， “其中有方技之术的传授”， 同

时 “也是以艺学 （天文历算阴阳卜筮等） 召至沙州州治居之的处所”①。 冯培红据杨秀

清考定 Ｐ􀆰 ４０４４ 《修文坊巷 社 再缉 （葺） 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 的写作

时间大致在光化三年 （９００） 至天复四年 （９０４） 之间 （即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之前的基

础上）， 推测 “张氏归义军时期已经设置了伎术院”②。 显然上述学者关于敦煌伎术院设

立时间的考定， 尚存歧议， 故拟作考补， 以就教于方家。

一、 金山国创立伎术院说质疑

关于敦煌伎术院的设立时间， 以李正宇的观点影响最大， 其主要证据之一是

Ｐ􀆰 ３１９２ 《论语集解卷第六》 背面题记之 “伎术院礼生翟奉达”。 考 Ｐ􀆰 ３１９２ 《论语集解

卷第六》 卷末题有 “丙子年 （８５６） 三月五日写书了， 张□□读”， 卷背 《社司转帖》
题有 “大中十二年 （８５８） 四月一日社官李明振”， 并无 “伎术院礼生翟奉达” 题记③。
显然， 李正宇据以考定伎术院成立时间的题记并不存在， 但此后诸多学者， 却对这条并

不存在的题记频加引用。 笔者在查考敦煌文献时发现， Ｐ􀆰 ３１９７Ｖ 《杂写》 题有 “ 《新撰

时务纂集珠玉要略抄》 一卷， 圣教伎术院学士、 敦煌礼生翟奉达”， 疑李正宇系将

Ｐ􀆰 ３１９７Ｖ 《杂写》 的题记误作 Ｐ􀆰 ３１９２ 《论语集解卷第六》 背面的题记， 且简写作 “伎
术院礼生翟奉达”。 此外， 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时间， 也是李正宇等学者考定敦煌伎术

院设立时间的关键因素。 姜伯勤、 冯培红等学者所据主要证据之一是 Ｐ􀆰 ４０４４ 《修文坊

巷 社 再缉 （葺） 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 的写作时间， 然学界对这件敦煌

文书的写成年代存有争议， 而姜伯勤、 冯培红两位学者却未详考。 显然， 张承奉建立金

山国的时间和两件敦煌文书的年代， 是前辈学者考定敦煌伎术院设立时间的关键， 因而

极有必要对此进行详细考辨。
关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时间， 学界有多种说法， 其中主要有： ９０５ 年说 （王重民

等）、 ９０６ 年说 （李正宇、 杨秀清等）、 ９０８ 年说 （王冀青等）、 ９０９ 年说 （杨宝玉、 吴

丽娱等）、 ９１０ 年说 （卢向前、 荣新江等） 等 ５ 种观点。 冯培红在综合考述前人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 重申了后梁开平三年 （９０９） 说④。 因此， 以 ９０６ 年为张承奉建立金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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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 并以此考定伎术院的设立年代， 并不确切。
关于翟奉达其人其事， 向达①、 藤枝晃②、 苏莹辉③等皆略有考述， 然尚有缺漏。 笔

者检索敦煌文书和石窟供养人题记， 检得有关翟奉达的题记共 １６ 则， 为了便于考述，
现抄录考辨如下：

１􀆰 ＢＤ􀆰 １４６３６ （北新 ８３６） 《逆刺占》 卷末题：
　 　 于时天复二载 （９０２） 岁在任戌四月丁丑朔七日， 河西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

再温记。
右旁注：

　 　 再温字奉达也。
其后抄诗三首， 诗后漫笔题云：

　 　 幼年作之， 多不当路， 今笑！ 今笑！ ／ 已前达走笔题撰之耳 ／ 年廿作， 今年遇见

此诗， 羞煞人！ 羞煞人！④。
按： 天复二年 （９０２） 翟奉达年 ２０ 岁， 则翟奉达生于中和三年 （８８３）。
２􀆰 Ｐ􀆰 ２０９４ａ 《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 及 《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金刚》 卷末题：
　 　 于唐天复八载岁在戊辰 （９０８） 四月九日， 布衣翟奉达写此经赞验功德记， 添

之流布， 后为信士兼往亡灵及见在父母合邑等， 福同春草， 罪若秋苗， 必定当来，
俱发佛会。

Ｐ􀆰 ２０９４ｂ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末题：
　 　 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 于此经内添之， 兼遗漏

分也⑤。
按： 唐昭宗天复仅 ４ 年， “天复八载” 实后梁太祖开平二年 （９０８）。 又 《持诵金刚

经灵验功德记》 卷首题有 “奉达书” 三字， 后涂抹， 但仍可辨识， 是知该写卷是乃翟

奉达所抄。 而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中补抄的分数、 真言， 系翟奉达依西川印本补。
３􀆰 Ｐ􀆰 ２６６８ 《新菩萨经》 末题：
　 　 乙亥年四月八日， 布衣翟奉达因施主请来， 故造短句而述七言⑥。
按： 在题记之后抄有 《同光四年马圣者造窟龛功德文》， 考同光四年 （９２６） 前之

“乙亥年” 当为乾化五年 （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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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Ｓ􀆰 ２４０４ 《后唐同光二年 （９２４） 甲申岁具注历日并序》 卷首题：

　 　 押 衙守随军参谋翟奉达撰上①。

按： 《旧唐书·职官志三》 载： “节度使一人， 副使一人， 行军司马一人， 判官二

人， 掌书记一人， 参谋， 无员数也， 随军四人”。 注云： “皆天宝后置， 检讨未见品

秩”②。
５􀆰 敦煌莫高窟第 ２２０ 窟甬道北壁中央 “新样文殊” 下发愿文：

　 　 清士弟子节度押衙守随军 参 谋、 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国子祭酒、 兼御史中丞、

上柱国， 浔阳翟奉达……于时大唐同光三年 （９２５） 岁次乙酉三月丁巳朔廿五日辛

巳题记之耳。
又该窟甬道北壁西向第三身供养人题记：

　 　 施主节度押衙行随军参谋、 兼御史中丞翟奉达供养。

后敕授归义军节 度 随军参谋、 行州□□□、 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左散骑常侍、

兼御史中丞怀……上柱国之官也③。
按： 第一则 “施主翟奉达” 的供养人题记是修窟时所题， 第二则题记位于榜题牌

子和供养人画像头部之间的空白处， 是翟奉晋升官职后补题④。 苏莹辉认为 “州” 字后

可能为 “学博士” 三字⑤。
６􀆰 莫高窟第 ９８ 窟西壁南向第 １８ 身供养人题记：

　 　 节度押衙行 随 军参谋、 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 国子祭酒、 兼御史中丞、 上柱国

翟奉达一心供养⑥。
按： 据贺世哲、 荣新江等研究， 莫高窟第 ９８ 窟是曹议金的功德窟， 始建于后梁贞

明时期 （９１５－９２０）， 最后完工当在同光三年 （９２５） 前后⑦。 马德认为第 ９８ 窟始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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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藤枝晃 《关于 ２２０ 窟改修的若干问题》， 《敦煌研究》 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１３ 页； 又载 《１９８７ 年

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６７－８４ 页。
苏莹辉 《瓜沙史事丛考》， 第 ８６ 页。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４５ 页。
贺世哲、 孙修身 《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 载 《敦煌研究文集》，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第

２３０－２３７ 页。 荣新江 《关于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 《敦煌研究》 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９－５１
页。



９１４ 年， 最终完成年代在 ９２０ 年前后①。 郑雨认为第 ９８ 窟的始建与完成， 在贞明六年

（９２０） 至龙德二年 （９２２） 秋冬之前②。 王惠民认第 ９８ 窟建成于同光二年 （９２４）③。

７􀆰 Ｐ􀆰 ３２４７Ｖ 《大唐同光四年 （９２６） 丙戌岁 具 注 历 日 一卷并序》 卷首题：

　 　 随军参谋翟奉达④。
８􀆰 ＢＤ􀆰 １４６３６ （北新 ８３６） 《后唐天成三年 （９２８） 戊子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 卷

首题：
　 　 随军参谋翟奉达撰上。
按： 此残历粘于前引 《逆刺占》 卷首。
９􀆰 散 １７００ 《寿昌县地境》 末题：
　 　 晋天福十年 （９４５） 乙巳岁六月九日， 州学博士翟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⑤。
按： 后晋高祖天福只有 ８ 年， “天福十年” 乃少帝开运二年 （９４５）。 向达认为 “州

学博士翟” 即 “翟奉达”⑥。 据 《旧唐书·职官志一》 载： 武德七年定令， 中郡博士，
正九品下。 中下州博士， 从九品上， 下州博士， 从九品下。 唐代宗永泰二年 （７６６） 改

定品秩， 京兆、 河南、 太原、 大都督府博士， 从八品上阶。 中都督府、 上州博士， 从八

品下阶。 中郡博士， 正九品上阶。 下州博士， 正九品下阶⑦。 又据敦煌博物馆藏编号 ７６
的 《天宝十道录》 载， 敦煌沙州为下州， 敦煌为上县， 寿昌为下县⑧。 而 《元和郡县图

志》 则载， 沙州为中府， 敦煌为上县， 寿昌为中下县⑨。 刘安志认为沙洲升都督府的时

间为代宗永泰二年 （７６６） 升为都督府􀃊􀁉􀁒。 据此， 翟奉达之州学博士官品应为从八品

下阶。
１０􀆰 Ｓ􀆰 ５６０ 《天福十年具注历日》 首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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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马德 《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 《敦煌研究》 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９－２１ 页。
郑雨 《莫高窟第九十八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精神》， 《九州学刊》 １９９２ 年第 ４ 卷第 ４ 期， 第 ３５－３９ 页。
王惠民 《曹议金执正前期若干史事考辩》， 敦煌研究院编 《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 北京： 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 １９９６ 年， 第 ４２７－４３０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２２ 册， 第 ２９９ 页。
该文书系向达以 《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 为题， 首次发表于 《图书季刊》 新第 ５ 卷

第 ４ 期，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第 １－８ 页， 后收入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第 ４２１－４３３ 页。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第 ４２９－４３１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４２ 《职官志一》， 第 １７８３－１８０２ 页。
该写卷或定名为 《郡县公廨本钱薄》， 撰成时间在开元至天宝年间。 参见吴震 《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

〈郡县公廨本钱簿〉 校注并跋》， 《文史》 第 １３、 １４ 辑， １９８２ 年， 第 ８９－１４５、 ６７－１０４ 页。 ［日］ 布目潮

沨、 大野仁合撰 《唐开元末府州县图作成の试み———敦煌所出天宝初年书写地志残卷を中心に》， 载布目

潮沨主编 《唐·宋时代の行政·经济地图の作制研究成果报告书》， 大阪： 大阪大学教养部， １９８２ 年， 第

３９－６４ 页并附图。 马世长 《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敦煌第 ５８ 号卷子研究之一》、 《地志中的 “本”
和唐代公廨本钱———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二》，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第 １ 辑， 北京： 中华书

局， １９８２ 年， 第 ２６５－４２８、 ４２９－４７６ 页。 荣新江 《敦煌本 〈天宝十道录〉 及其价值》， 《九州》 第 ２ 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 年， 第 １１６－１２９ 页。
［唐］ 李吉甫撰， 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 卷 ４０ 《陇右道下·沙州》，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１０２５－１０２６ 页。
刘安志 《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９－６６ 页。



　 　 寿昌县令①。
按： 该写卷仅存首行标题， 向达认为系翟奉达所纂②。
１１􀆰 Ｓ􀆰 ９５ 《显德三年 （９５６） 丙辰岁具注历日并序》 卷首题：
　 　 登仕郎守州学博士翟奉达纂上③。
按： 据 《旧唐书·职官志》 载： 唐高祖武德七年 （６２４） 定令， 登仕郎为文散官。

为正九品。 唐代宗永泰二年 （７６６） 改定品秩， 为正九品下阶④。
１２􀆰 津艺 １９３ （馆藏号： ４６３２） 《佛说无常经》 卷末题：
　 　 显德五年 （９５８） 岁次戊午三月一日夜， 家母阿婆马氏身故， 至七日是开七

斋， 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翟奉达忆念， 敬写 《无常经》 一卷， 敬画宝髻如来佛

一铺， 每七至三年周， 每斋写经一卷追福， 愿阿娘托影神游， 往生好处， 勿落三途

之灾， 永充供养⑤。
按： 该写卷与北敦 ８２５９ （冈 ４４）、 Ｐ􀆰 ２０５５ 为同一写卷。 《佛说无常经》 是翟奉达

为亡妻马氏追福， 第一七斋抄写的佛经⑥。
１３􀆰 Ｐ􀆰 ２０５５ 《佛说善恶因果经》 末题：
　 　 弟子朝议郎、 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翟奉达为亡过妻马氏追福， 每斋写经一卷，
标题如是： 第一七斋写 《无常经》 一卷、 第二七斋写 《水月观音经》 一卷、 第三

七斋写 《咒魅经》 一卷、 第四七斋写 《天请问经》 一卷、 第五七斋写 《阎罗经》
一卷、 第六七斋写 《护诸童子经》 一卷、 第七斋写 《多心经》 一卷、 百日斋写

《盂兰盆经》 一卷、 一年斋写 《佛母经》 一卷、 三年斋写 《善恶因果经》 一卷，
右件写经功德， 为过往马氏追福， 奉请龙天八部、 救苦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四

大天王、 八大金刚， 以作证盟， 一一领受福田， 往生乐处， 遇善知识， 一心

供养⑦。
按： 翟奉达为亡妻马氏追福功德， 每斋写经 １ 卷， 共 １０ 卷， 现分别藏于天津艺术

博物馆 （津艺 １９３， 馆藏号： ４６３２）、 中国国家图书馆 （编号： 北敦 ８２５９ 冈 ４４）、 法国

国家图书馆 （编号： Ｐ􀆰 ２０５５）。 马氏亡于显德五年 （９５８） 三月， 故 “三年斋” 当为建

隆二年 （９６１） 三月， 是知该写卷抄于建隆二年 （９６１）。
１４􀆰 Ｐ􀆰 ２６２３ 《显德六年 （９５９） 己未岁具注历日并序》 卷首题：

２７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份） 》 第 ２ 卷， 第 ６１ 页。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第 ４３１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份） 》 第 １ 卷， 第 ４５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４２ 《职官志一》， 第 １７８４、 １８０２ 页。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教煌文献》 第 ４ 册， 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８６ 页。
参见施萍婷 《一件完整的社会风俗史资料———敦煌随笔之三》， 《敦煌研究》 １９８７ 第 ２ 期， 第 ３４－３７ 页。
高国藩 《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３２３－３２８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３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３４８ 页。



　 　 朝议郎、 检校尚书工部员外 郎 、 行沙州经学博士、 兼殿中侍御史、 赐绯鱼袋

翟奉达撰①。
按： 据 《旧唐书·职官志一》 载： 武德七年 （６２４） 定令， 朝议郎为文散官， 正六

品。 唐代宗永泰二年 （７６６） 改定品秩， 为正六品上阶②。
１５􀆰 Ｐ􀆰 ３１９７Ｖ 《杂写》 云：
　 　 《新撰时务纂集珠玉要略抄》 一卷， 圣教伎术院学士、 敦煌礼生翟奉达③。
按： 该题记之前有 “天福五年 （９４０） 庚子岁十二月廿日” 题记， 之后有 “丙寅年

六月十七日大王夫人巡边”、 “维大宋乾 德 四年岁次丙寅 （９６６） 六月十七日大王夫人

出南门巡边” 题记， 据此推知， 该题记年代可能在后晋天福五年 （９４０） 至宋乾德四年

（９６６） 之间。 据 《旧唐书·职官志二》 载： “学士无员数， 自武德已来， 皆妙简贤良为

学士。 故事， 五品已上， 称学士， 六品已下， 为直学士”④。
从上述题记可知， 翟奉达本名再温， 字奉达， 生于中和三年 （８８３）， 天复二年

（９０２） 为敦煌郡州学子弟， 时年 ２０ 岁。 开平二年 （９０８） 至乾化五年 （９１５） 为布衣，
同光二年 （９２４） 至天成三年 （９２８） 任随军参谋， 开运二年 （９４５） 任州学博士， 显德

三年 （９５６） 任登仕郎， 兼守州学博士， 显德六年 （９５９） 至建隆二年 （９６１） 任朝议

郎， 兼行沙州经学博士。 由于前辈学者多将 “圣教伎术院学士、 敦煌礼生翟奉达” 题

记简作 “伎术院礼生翟奉达”， 故认为翟奉达在开平二年 （９０８） 之前是以学生身份在

敦煌伎术院学习礼仪， 因而推断敦煌伎术院创设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时。 然据 《旧唐

书·职官志二》 载： 司天台属官有 “五官礼生十五人”⑤。 《新唐书·百官志二》 载：
“乾元元年 （７５８）， 曰司天台， 艺术人韩颍、 刘烜建议改令为监， 置通玄院及主簿， 置

五官监候及五官礼生十五人， 掌布诸坛神位”。 又 《百官志三》 载： “太常寺、 礼院礼

生各十五人”⑥。 《唐会要·选部上》 “吏曹条例” 载： “太和八年 （８３４） 正月， 勅吏部

疏理诸色入仕人等， 令勘会诸司流外令史， 府史、 掌闲、 礼生、 楷书、 画工、 及诸司流

外令史等， 总一千九百七十二员， 六百五十七员请权停， 一千三百七十二员， 请令诸司

守缺， 除见在外， 以后不得更置， 委御史台察访”⑦。 据此可知， “礼生” 并非学生， 而

是已经入仕的流外官， 故 “敦煌礼生翟奉达” 应属入仕官吏， 而非学生。 此外， 唐宋

时期， “学士” 的地位较 “博士” 高， 故敦煌礼生翟奉达任伎术院学士应在乾化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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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１６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３２５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４２ 《职官志一》， 第 １７８４、 １７９６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２２ 册， 第 １３４－１３７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４３ 《职官志二》， 第 １８４８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４３ 《职官志二》， 第 １８５６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４７ 《百官志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１２１６ 页； 又同书卷

４８ 卷 《百官志三》， 第 １２４２ 页。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 ７４ 《选部上》，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５ 年， 第 １３５２ 页。



（９１５） 之后。 据此， 张承奉建立金山国时设立伎术院的推断则难以成立。

二、 敦煌伎术院的建置

前辈学者据以考定伎术院设立年代的另一件敦煌文书是 Ｐ􀆰 ４０４４ 《修文坊巷社再缉

（葺） 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 这件敦煌文书没有确切纪年， 序文载有

“都勾当伎术院学郎李文进”。 除此之外， 笔者查考敦煌文书、 敦煌绢画题记、 石窟供

养人题记， 还检得 ６ 则有关伎术院的记载， 为了便于考述， 现全部抄录考辨如下：
１􀆰 Ｐ􀆰 ３７１６ｖ 《新集书仪》 末题：
　 　 天成五年 （９３０） 庚寅岁五月十五日， 敦煌伎术院礼生张儒通①。
２􀆰 Ｐ􀆰 ３９０６ 《七言诗》 中夹抄一行题记：
　 　 天福柒年 （９４２） 壬寅岁肆月贰拾日， 伎术院学郎知慈惠乡书手吕□②。
按： “吕□”， 施萍婷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录作 “吕均”③。
３􀆰 Ｐ􀆰 ２７１８ 《茶酒论一卷并序》 末题：
　 　 开宝叁年壬申岁 （９７０） 正月十四日， 知伎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④。
按： 开宝三年 （９７０） 应为庚午， 壬申为开宝五年 （９７２）， 在此以开宝三年 （９７０）

为据。
４􀆰 斯坦因所获 Ｃｈ􀆰 ｘｘｘｖｉｉｉ􀆰 ００５ （ＢＭ􀆰 ＳＰ０３） 《双身观音图》 发愿文末题：

　 　 清 信士弟子兼技 （伎） 术子弟董文员一心供养⑤。

按： “员” 字， 或作 “受”⑥、 “亥”⑦。 《西域美术》 考定该绢画的年代为 ９ 世纪中

叶。 荣新江据绢画有 “清信弟子义温 （当作 ‘温义’ ） 为己身落 番得 归乡敬造一心

供” 题记， 考定该绢画绘于 ９ 世纪末叶⑧。 又 Ｐ􀆰 ２６１５ 首题 “□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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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２７ 册， 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７８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２９ 册， 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７９ 页。
施萍婷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年， 第 ３０４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１７ 册， 第 ３０５ 页。
［英］ 韦陀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 《西域美术： 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 （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ｅ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 第 １ 卷 《敦煌绘画Ⅰ》， 东京： 讲谈社， １９８２ 年， 原色图版第 ２４， 单

色图版第 ７５， 说明， 第 ３２１ 页。 又载 《英藏敦煌文献》 第 １４ 册附录 《英国博物馆藏敦煌绢纸画及写本上

汉文部份》， 第 １５５ 页。
李正宇 《敦煌遗书宋人诗辑校》， 《敦煌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１－４２ 页。
《敦煌千佛洞古画摹本の作制》， 《国华》 第 ３１ 编第 １１ 册 （总第 ３７２ 号），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第 ３９８ 页。 马德

《敦煌绢画题记辑录》，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７ 页。 马德 《敦煌画匠称谓及其意义》 一文作

“员”，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２ 页。
荣新江 《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９３ 年， 第 ９７ 页。



一卷 子弟董文员写记通览”①。 董文员之名还见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观世音菩

萨毗沙门天王像》 题记： “清信佛弟子董文员先奉为先亡父母神生净土， 勿落三途， 次

为长兄僧议渊染患， 未蒙抽减， 凭佛加威， 乞祈救拔。 敬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及

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供养。 时庚寅年 （９３０） 七月十五日题。 董”②。 日本京都山中商会

藏 （后流入大阪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 镰仓长尾美术馆藏有照相复制品） 敦煌本

《十王经图卷》 末题： “辛未年 （９７１） 十二月十日书画毕， 年六十八写， 弟子董文员供

养”③。 “辛未年”， 学界较多认为是乾化元年 （ ９１１）④， 太史文考定为开宝四年

（９７２）⑤， 张总在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考定董文员所绘三图卷的年代分别为：
１０ 世纪初， 长兴元年 （９３０）， 开宝四年 （９７２）⑥。 据此， 董文员当生于天复四年 （９０５
年初）， 而唐代官学入学年龄限制一般为十四岁以上， 十九岁以下⑦， 故董文员兼伎术

子弟的时间应在曹氏归义军时期。
５􀆰 Ｐ􀆰 ３１９７Ｖ 《杂写》 云：
　 　 《新撰时务纂集珠玉要略抄》 一卷， 圣教伎术院学士、 敦煌礼生翟奉达。
６􀆰 敦煌莫高窟第 ４３７ 窟 （伯希和编号为 １２３ａ） 甬道北壁供养人题记：
　 　 故节度押衙知伎术院录事张囗受一心供养⑧。
按：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录作 “故节度押衙知□ （衔） 术院□事张□□一心

供养”。 又甬道南壁有 “……归义军节……西平王曹元忠供养” 题记⑨。 敦煌窟第 ４２７
窟窟檐题记载 “维大宋乾德八年岁次庚午正月癸卯朔二十六日戊辰， 勅推诚奉国保塞

功臣、 归义军节度使、 特进检校太师、 兼中书令、 西平王曹元忠之世， 创建此檐纪”􀃊􀁉􀁒。
考宋太祖乾德年号仅 ６ 年， “乾德八年” 实为开宝三年 （９７０）， 据此， 曹元忠在开宝三

年 （９７０） 已称 “西平王”， 此窟的重修也应在此前后􀃊􀁉􀁓， 故 “张□受” 知伎术院录事

当在开宝三年 （９７０）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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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伯希和著， 耿昇译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２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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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Ｐ􀆰 ４０４４ 《修文坊巷 社 再缉 （葺） 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 载：

　 　 厥有修文坊巷社敦煌耆寿王忠信、 都勾当伎术院学郎李文建、 知社众等计卌八

人， 抽减各己之财， 造斯功德， 专心念善①。
按： “建知” 二字， 原作 “进之”， 后涂改。 “建” 字， 唐耕耦 《敦煌社会经济文

献真迹释录》 作 “进”， 并定其为金山国时期文书②。 郝春文③、 颜廷亮④等从其说。 杨

秀清认为这件文书作成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之前 （即 ９０６ 年之前）⑤。
从上述题记的纪年和考辨可知， 第 １、 ２、 ３ 则题记有确切纪年， 最早的为天成五年

（９３０）， 最晚的为开宝三年 （９７０）， 均属曹氏归义军时期。 第 ４、 ５、 ６ 则， 虽无确切纪

年， 但经过考辨， 大致可确定其年代应属曹氏归义军时期。 第 ７ 则的年代虽有争议， 但

学者们关于该写卷年代的考定， 都是以这件文书中有 “奉为我拓西金山王， 永作西垂

之主” （ “拓西金山王”， 原作 “拓西金山之主”， 后涂去 “之主” 二字， 补 “王” 字）
为据。 显然， 这件文书中的 “拓西金山王” 是考定其年代的关键。 学界普遍认为文书

中的 “拓西金山王” 是指张承奉， 但对张承奉称 “金山王” 的时间却有多种说法。 苏

莹辉认为 “此处的所谓 ‘拓西金山王’， 盖在张承奉萌建号称王之念的初期”⑥。 郑炳

林认为 Ｐ􀆰 ４６４０ 《己未年至辛酉年 （８９９－９０１） 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 所载庚申年

（９００） 六月 “十七日， 金山传处分楼上纳粗纸壹帖” 之 “金山” 即 “当时称金山王的

张承奉”⑦。 杨秀清认为 “张承奉开始称金山王的时间大致在光化三年至天复四年 （９００
－９０４） 之间”⑧。 考之敦煌文献， “金山王” 之名还见于 Ｐ􀆰 ３７１８ 《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

序》 和 Ｓ􀆰 ４６５４ 《罗通达邈真赞并序》。 据 Ｐ􀆰 ３７１８ 《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 末题 “于
时天成四年岁当赤奋若律中夹钟蓂生壹叶题”， 是知该写卷的写成年代为天成四年

（９２９）， 是年张良真 “龄当八九”、 “从心之岁”， 即是年 ７２ 岁或 ７０ 岁。 又张良真 “金
山王时， 光荣充紫亭镇主”、 “偏优镇将， 二八余年”， “充应管内外都牢城使， 自居崇

列， 才经五五之秋”， 则张良真任紫亭镇主 １６ 年多， 任都牢城使 ２５ 年⑨。 以此推之，
张良真大约在 ８８９ 年任紫亭镇将， ９０５ 年任都牢城使。 另据 Ｓ􀆰 ４６５４ 《罗通达邈真赞并

序》 载： “洎金山王西登九五， 公乃倍 （陪） 位台阶”􀃊􀁉􀁒。 “九五” 指帝位， 古称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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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为 “九五之尊”， 这也佐证了张承奉在建立金山国称帝之前已经自称 “金山王”。
据此可知， 这件敦煌文书当作成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之前。

综上所述， 伎术院并不是张承奉建立金山国时新设立的机构， 从上述有关伎术院的

６ 则题记均属曹氏归义军时期可知， 曹氏归义军时期无疑设有伎术院。 有关张承奉建立

金山国之前设立伎术院的记载， 仅有 １ 则文书， 虽属孤证， 似乎在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之

前的张氏归义军时期在敦煌已经设有伎术院。

三、 敦煌伎术院与阴阳学

据文献记载， 在唐代较为完善的官学体系中， 并未设立阴阳学①。 考 《旧唐书·职

官三》 载： 太常寺下设八署， 其中太卜署置 “令一人， 丞一人， 卜正二人， 卜博士二

人。 太卜令掌卜筮之法”②。 《唐会要·修撰》 载： 贞观十五年 （６４１） 四月十六日，
“太常博士吕才及诸阴阳学者十余人， 撰 《阴阳书》， 凡五十三卷”。 又同书 《伎术官》
载 “神功元年 （６９７） 十月三日， 谓自今已后， 本色出身， 解天文者， 进官不得过太史

令， 音乐者不得过太乐、 鼓吹署令， 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 阴阳、 卜筮者不得过太卜

令， 解造食者不得过司膳署令”③。 《唐大诏令集》 载， 神功元年 （６９７） 闰十月 《厘革

伎术官制》 规定 “自今本色出身， 解天文者， 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 音乐者不得过大

乐、 鼓吹署令， 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 阴阳、 卜筮者 （按此处脱： 不得过太卜令，
解造食者） 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④。 《新唐书·选举志》 载 “凡医术， 不过尚药奉御，
阴阳、 卜筮、 图画、 工巧、 造食、 音声及天文， 不过本色局、 署令， 鸿胪译语， 不过典

客署令”⑤。 据此， 唐代阴阳卜筮之职， 似乎属太常寺太卜署管辖。 直到元朝， 阴阳学

才正式纳入地方官学体系⑥。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１２９１） 夏六月， “始置诸路阴阳学，
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 延祐初， 令阴阳人依儒、 医例， 于路府州设教授一员， 凡阴阳人

皆管辖之， 而上属于太史焉”⑦。 据 《延祐四明志》 载， 元代天下郡邑设阴阳教授司，
置教授、 学正、 学录， 各一员， “凡阴阳、 历数、 巫术、 铜壶之事咸肄焉”⑧。 显然，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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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阴阳学的教授和管辖范围较唐代宽泛。
现存敦煌文献中保存一件载有 “州学阴阳弟子” 题记的文书， 即 Ｐ􀆰 ２８５９ 《逆刺

占》 卷末朱笔题书 “州学阴阳子弟吕弁均本是一一细勘了也”。 又墨笔题书 “天复肆载

岁在甲子 （９０４） 浃钟润三月十二日吕弁均书写也”①。 据此， 李正宇认为归义军时期沙

州敦煌有 “州阴阳学的存在”， “伎术院出现后， 再不见州阴阳学的影子， 可能意味着

州阴阳学在天复四年以后不久合并到了伎术院”②。 高明士认为 “州学到张承奉成立金

山国前后， 除原有经学、 医学之外， 似又添增阴阳学”， 且认为 “阴阳学” 与 “伎术

院” 是金山国时期的新制③。 而姜伯勤则认为 “沙州州学在十世纪初设有阴阳科”④。
从上述可知， 李、 高二氏均认敦煌的地方官学中设有 “阴阳学”， 且 “阴阳学” 作为一

个独立的官学体系与 “经学”、 “医学” 并存， 而姜伯勤则认是州学中设有阴阳科。 然

据此孤证便推定归义军时期沙州敦煌设有 “州阴阳学” 或沙州州学设有 “阴阳科”， 似

乎过于武断。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阴阳卜筮方面的文书， 从部分文书的题记可略知当时阴阳卜

筮知识的传习。 如 Ｐ􀆰 ２６６１＋ Ｐ􀆰 ３７３５Ｖ 《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 卷首题 “岁月日州学上

足子弟尹安仁书”。 该文书正面为郭璞 《尔雅注》， 卷末有五条题记， 纪年分别为大历

九年 （７７４） 二月廿七日、 天宝八载 （７４９） 八月廿九日、 乾元二年 （７５９） 十月十四

日⑤。 前引 ＢＤ􀆰 １４６３６ （北新 ８３６Ｖ） 《逆刺占》 题记载翟奉达是 “河西敦煌郡州学上足

子弟”。 Ｐ􀆰 ３３２２ 《推占书》 卷末题 “庚辰年 （８６０） 正月十七日学生张大庆书记之

也”⑥。 这三件文书中尹安仁、 翟奉达、 张大庆的身份分别为 “州学上足子弟” “学
生”， 是知敦煌州学弟子在学习儒学知识的同时， 兼习阴阳卜筮之学。

又 Ｓ􀆰 ２２６３ 《葬录卷上并序》 卷首题 “归义军节度使押衙兼参谋、 守州学博仕

（士）、 将仕 （士） 郎张忠贤集”， 卷末题 “时大唐乾宁三年 （８９６） 五月日下记”⑦。
Ｐ􀆰 ４９９６＋Ｐ􀆰 ３４７６ 《唐景福二年 （８９３） 癸丑岁具注历日》 卷末题： “吕定德写， 忠贤校

了”⑧。 Ｐ􀆰 ３４０３ 《雍熙三年丙戌岁 （９８６） 具注历日并序》 卷首题 “押衙知节度参谋、
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国子祭酒、 监察御史安彦存纂”⑨。 Ｐ􀆰 ２８７３ 《参谋安彦存等呈归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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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坎卦辞》 卷末题署： “ 月日参谋安彦存等呈上”①。 Ｓ􀆰 １４７３ 《太平兴国七年

（９８２） 壬午岁具注历日并序》 卷首题 “押衙知节度参谋、 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国子祭

酒翟文进撰”②。 从上述题记以及前引有关翟奉达的第 ４－８ 则题记可知， 翟奉达、 张忠

贤、 安彦存、 翟文进都曾任归义军参谋之职， 且翟奉达、 张忠贤还兼任州学博士， 精通

天文历法、 阴阳卜筮。 据李涪 《刊误》 “参谋” 条载 “秦汉之职， 在宾幕中筹划戎机，
非多学深识者， 莫居是选。 自乱离已后， 每居藩翰， 必以阴阳伎术者处之， 仍居将校之

末， 宜重而轻， 诚可惜也。 设有文人仗节统戎， 举辟名士宜于管记， 支使之间， 以正其

名， 不亦善乎！”③ 是知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 “节度参谋” 多以 “阴阳伎术者” 担任，
精通天文历法、 阴阳卜筮④。

此外， 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阴阳人、 卜师的记载， 如 Ｓ􀆰 ２６２０Ｖ 《阴阳人神智请官处

分》， 该文书正面 《唐年神方位图》 （此据施萍婷目录， 王重民目录作 《大唐麟德

历》 ） 卷末题有 “右从下元天宝九载至庚寅， 覆前勘算至乙未。 天宝十五载改为至德，
自后计算于今， 却入上元甲子旬中已来， 一十八年至辛巳年”⑤。 邓文宽考定该文书写

于建中四年 （７８３）⑥。 Ｐ􀆰 ２６７５Ｖ 《阴阳书》 卷末题 “咸通二年 （８６１） 岁次辛巳十二月

廿五， 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 阴阳冫已景询二人写记”⑦。 这两件文书中神智、 冫已

景询的身份为 “阴阳人”。 敦煌文书中关于卜师的记载主要有 Ｐ􀆰 ４６４０ 《归义军己未至

辛酉年 （８９９－９０１） 布纸破用历》 载 “五月二日， 都押衙罗通达传处分， 支与卜师悉兵

略等二人各细布壹匹”。 己未年 （８９９） 五月廿八日 “支与退浑卜师纸五张”⑧。 该文书

中的卜师应该是从事阴阳占卜的人。 又 Ｐ􀆰 ２６１５ 首题 “□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一卷，
□□子弟董文员写记通览”⑨。 前引 Ｃｈ􀆰 ｘｘｘｖｉｉｉ􀆰 ００５ （ＢＭ􀆰 ＳＰ０３） 《双身观音图》 题记载

董文员是 “伎术子弟”， 故疑此题记 “子” 字前脱 “伎术” 二字， 是知敦煌州学也教

授阴阳卜筮之学。
综上所述， 早在建中、 咸通年间， 敦煌文书中已有关于从事 “阴阳学” 之 “阴阳

人” 的记载。 而敦煌州学弟子往往兼习天文历法、 阴阳卜筮， 且在学成之后， 多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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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参谋， 甚至兼任州学博士， 故可推知 “州阴阳学子弟” 系指地方官学中学习天文

历法、 阴阳卜筮等伎术类知识和技能的学生， 而不是特指独立的地方 “阴阳学科”。 这

也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７３３） 要求地方州县学生 “既习正业之外， 仍令兼习吉凶

礼” 的敕令完全相符①。 又从题记中载伎术院学士、 学郎、 弟子、 子弟、 礼生等称谓来

看， 伎术院极有可能是集管理与教育为一体的职能部门， 实行 “宦学事师”、 “官师合

一” 的教育体制， 职掌天文历法、 阴阳卜筮、 吉凶礼仪。 在唐代中央官学体系中， 太

史、 太卜等分别职掌教授天文历法、 阴阳卜筮等伎术类知识和技能。 而唐代地方州县官

学体系中， 除了经学、 医学教育外， 同时还负责伎术类知识和技能的教育， 培养伎术类

专业人才。 张氏、 曹氏归义军政权在设立伎术院后， 州县官学中伎术类知识和技能的教

育职能， 有可能逐渐归属于伎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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